
高一年级语文“义项推导解词意”专题
拓展阅读资料三篇
材料一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
选自《论语集解》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   （陪侍长者闲坐。）

1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长乎尔，毋吾以也。居则曰：‘不吾知也。’如或知尔，则何以哉？”

以吾一日长乎尔，毋吾以也：意思是因为我年纪比你们大一点，你们不要因此就不说了。以：因为。一日：一两天。乎：于。尔：你们。居则曰：（你们）平日说。居：闲居，指平时在家的时候。则：就。不吾知也：就是“不知吾”，不了解我。知：了解。则何以哉：意思是，那么（你们）打算做些什么事情呢？以：用、做。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陪孔子坐着。孔子说：“因为我比你们年纪大一点，你们不要因为我（年纪大一点就不说了）。你们平时总在说：‘没有人知道我呀!’如果有人知道你们，那么你们打算怎么办呢？”
2子路率尔而对曰：“千乘之国，摄乎大国之间，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馑；由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

率尔：轻率急忙的样子。尔：助词，表状态，常放在形容词或拟声词后，相当于“然”。

千乘之国：有一千辆兵车的诸侯国。在春秋后期，是中等国家。乘：车辆。春秋时，一辆兵车，配甲士3人，步卒72人，称一乘。摄乎大国之间：夹在（几个）大国的中间。摄：夹，迫近。

加之以师旅：有（别国）军队来侵略它。加：加到……上。师旅：指侵略的军队。之：指代千乘之国。因之以饥馑：接连下来（国内）又有饥荒。因：接着。饥：五谷不熟；馑：蔬菜不熟。饥馑：泛指饥荒。为之:治理这个国家。为：治。之：指千乘之国。比及：等到。比、及：在这里都是到的意思。有勇：（人人）都有勇气，意思是把军队整顿好，可以抵御侵略。

知方：知道为人的道理。方：道，指是非准则。

※子路不加思索地回答说：“一个拥有一千辆兵车的国家，夹在大国之间，常受外国军队的侵犯，加上内部又有饥荒，如果让我去治理，等到三年的功夫，我就可以使人人勇敢善战，而且还懂得做人的道理。”
3夫子哂之。

4“求，尔何如？”

5对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礼乐，以俟君子。”

哂:笑。方六七十，如五六十：纵横各六七十里或五六十里（的小国）。如：或者。与下文“如会同”的“如”字同义。可使足民：可以使人民富足。如其礼乐，以俟君子：意思是，至于礼乐教化，自己的能力是不够的，只好等待着修养更高的君子来推行了。这是冉有的谦词。如：至于。俟：等待。

※孔子听了，微微一笑。

※孔子又问：“冉求，你怎么样？”

※冉求回答说：“一个纵横六七十里、或者五六十里的国家，如果让我去治理，等到三年，就可以使老百姓富足起来。至于修明礼乐，那就只得另请高明了。”
6“赤，尔何如？”

7对曰：“非曰能之，愿学焉。宗庙之事，如会同，端章甫，愿为小相焉。”

8“点，尔何如？”

9鼓瑟希，铿尔，舍瑟而作，对曰：“异乎三子者之撰。”

非曰能之：不敢说我能胜任，但是愿意学习。这是公西华的谦词。宗庙之事：指诸侯祭祀祖先的事。宗庙：天子、诸侯供奉祖宗牌位的处所。祭祀在古代是大事。如会同：或者是诸侯会盟，朝见天子。会：诸侯相见。同：诸侯共同朝见天子。端章甫：穿着礼服，戴着礼帽。这是做小相时的穿戴。端：古代用整幅布做的礼服。章甫：古代礼帽，用布制。在这里都作动词用。小相：诸侯祭祀或会盟、朝见天子时，替国君主持赞礼和司仪的官。相分卿、大夫、士三个等级，小相指最低的士这一级。这也是公西华的谦词。鼓瑟希：弹奏瑟的声音渐渐稀疏，接近尾声。瑟：古乐器，25弦。希：通“稀”，稀疏。铿尔：铿的一声。指停瑟声。舍瑟而作：把瑟放下，站起来。舍：放下。作：起。撰：才能，指为政的才能。

※孔子又问：“公西赤，你怎么样？”

※公西赤回答说：“我不敢说能够做到，只是愿意学习。在宗庙祭祀的事务中，或者在诸侯会盟，朝见天子时，我愿意穿着礼服，戴着礼帽，做一个小小的赞礼人。”

※孔子又问：“曾点，你怎么样？”

※这时曾点弹瑟的声音逐渐稀疏了，接着铿的一声，放下瑟直起身子回答说：“我和他们三位的才能不一样呀!”

10子曰：“何伤乎？亦各言其志也！”

11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 

12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

13三子者出，曾皙后。曾皙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

何伤:何妨。意思是有什么关系。莫春者:暮春，阳历三月。莫：通“暮”。者：语气词。春服既成:春天的衣服已经穿上了。春服：指夹衣或单衫。成：定。冠者:成年人，20岁以上的人。古时20岁行冠礼，就是成人了。童子:少年，不到20岁的人。沂:水名，在现在山东曲阜南。风乎舞雩:在舞雩台上吹吹风。风：用作动词，吹风，乘凉。舞雩：台名，是鲁国求雨的坛，在现在曲阜东南。求雨的时候，常由巫在坛上作舞以求神。咏:唱歌。喟然:长叹的样子。喟：叹息声。吾与点也:我赞成曾点啊。与：赞成。

※孔子说：“那有什么关系呢？不过是各自谈谈自己的志向罢了。”

※曾点说：“暮春时节，春天的衣服已经穿上了。我和五六位成年人，六七个青少年，到沂河里洗洗澡，在舞雩台上吹吹风，一路唱着歌儿回来。”

※孔子长叹一声说：“我是赞成曾点的想法呀!”

※子路、冉有、公西华三个人都出去了，曾皙留在后面。曾皙问：“他们三位的话怎么样？”
14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

15曰：“夫子何哂由也？”

16曰：“为国以礼，其言不让，是故哂之。唯求则非邦也与？安见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唯赤则非邦也与？宗庙会同，非诸侯而何？赤也为之小，孰能为之大？”

已矣:罢了。为国以礼，其言不让:治国要用礼，（可是）他（子路）的话毫不谦让。让：谦让。唯求则非邦也与:难道冉有讲的不是国家大事吗？唯：句首语气词，无义。邦：国家，这里指国家政治。安见:怎见得。宗庙会同，非诸侯而何:宗庙祭祀，诸侯会盟和朝见天子，不是诸侯的大事又是什么呢？意思是，公西华也想参与国家大政，不过讲得谦虚一点罢了。

赤也为之小，孰能为之大:如果公西华（赤）只能给诸侯做一个小相，那么谁能做大事呢？孔子认为公西华通晓礼乐，可以大用，所以这么说。为之小，之：指诸侯。小：小事，指做小相。大：大事，指治国为政。

※孔子说：“也不过是各自谈谈自己的志向罢了。”

※曾皙说：“您为什么笑仲由呢？”

※孔子说：“治理国家要讲究礼让，可是他说话却一点也不谦让，所以我笑他。难道冉求所讲的就不是国家大事吗？哪里见得纵横六七十里或五六十里讲的就不是国家大事呢？公西赤所讲的不是国家大事吗？宗庙祭祀，诸侯会盟和朝见天子，讲的不是诸侯的大事又是什么呢？如果公西赤只能做个小小的赞礼人，那谁能去做大的赞礼人呢？”
材料二
从“东鲁春风吾与点”公案看《侍坐》解读
作者：杨万得
“东鲁春风吾与点，南华秋水我知鱼。”

这两段公案两千年来一直为人所津津乐道。后者“鱼乐之争”展示了濠上之辩中庄子言辞机锋的魅力，而孔夫子何以“吾与点”的问题，因为文献材料的匮乏，千年以来争议不断，热度不减。至于其余弟子述志与夫子对其评志似乎成了末枝，但搞明白“吾与点”公案，对夫子评志解旨的问题是大有裨益的。

“此章（《侍坐》）问答应在孔子五十出仕前”，此时的孔子雄心勃勃，经过长达数十年的列国周游及“陈蔡绝粮”的困境，种种磨难并未将孔子的弘道之心——“礼乐治国”的梦想破碎，反而愈挫愈勇，老而弥坚。要了解这一点，先要从影响孔子的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鲁国“礼乐”文化说起。

一、宗周礼乐的“有道之国”

鲁为周公旦的封国，封在商奄旧地，即现在的山东曲阜一带。这一地区，原为商殷遗民势力重镇，必须派遣与周王室关系最为亲密者前往受封。周公是“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史记·鲁周公世家》）相武王伐纣，功莫大焉，周公建封于鲁可以说是周王朝的一个重要政治布局。据《史记·鲁周公世家》记载：“成王乃命鲁得郊祭文王。鲁有天子礼乐者，以褒周公之德也。”所以，鲁虽小国，而在诸侯中却是循“天子礼乐”的有道之国，今人杨向奎评价：“齐鲁文明，实为宗周文化之嫡传。”

孔子在这样一个承“资礼乐”的“有道之国”特定文化氛围中熏陶成长，并在他失怙的童年就完成了对祭与礼的血脉相承——“孔子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史记·孔子世家》）而在知天命之年的孔子对“礼乐”功能赋予了“仁”的思想内核：“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八俏》）拒绝将礼形式化，用道德层面的“仁”为里来行“礼乐”之表。

樊迟问仁。子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子路》）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

……

将恭、敬、忠、宽、信、敏、惠等道德准则范畴的内容与礼结合，主张“为仁由己”，道德主体自觉地选择仁：“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述而》）仁是一种修养的功夫，这种功夫是在内在“克己”与外在“复礼”的双向途径中实现道德主体的不断向上超升。明白了周礼对孔子的影响和他对周礼的创造发展，现在来看看“吾与点”这桩公案。

二、东鲁春风吾与点

我们先来看看这桩公案中令孔子“喟然”“与点”的曾晳志向：

“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

这段话往往被解读成“礼乐大治后盛世说”“礼乐治国说”“闲适春游说”“追求隐逸说”，而各种观点都或止于望文生义，或流于笼统含糊，而“隐逸说”甚至与孔子的“入世”思想相背离。

春服，古代平常穿衣服称“衣”不称“服”：“燕衣不逾祭服，礼也。”（《荀子·大略》）通观先秦时期对衣服的称呼，称“服”者多指祭服、朝服、丧服、军服等，其中又以祭服最为重要。据《礼记·祭义》载，仲春选世妇吉者养蚕，暮春茧成缫丝由国妇为君做成祭服。曾晳口中的“春服”当为祭服。

文中的“冠者、童子”因受“冠礼、弱冠”等词义影响，一直以来解读为曾晳的成年朋友及仆人。应跳出思维定式，寻求春秋时期对“冠者、童子”称呼的别义。孔子时代，巫祝之术颇盛。董仲舒《春秋繁露·求雨篇》云：“春雩之制，祝服苍衣，小童八人，服青衣而舞之，是也。”这一仪式至汉时仍留存完好，且人数与曾晳口中规模如出一辙。可以确定，冠者、童子都是雩祭中的“乐人”，即祝祷的歌舞者。

“浴乎沂”中的“浴”即盥濯之意。宋翔凤《论语发微》：“祓濯于沂水，而后行雩祭。”“浴”祭祀前的准备，在水边用草药洗濯，去不洁，以示对神灵、苍天等的尊敬和虔诚。“风乎舞雩”，风通“讽”，即民歌，行这个祝祷要且歌且舞，谓之“雩礼”。它分两种，一叫“春雩”，时间在四月，目的是祈雨水;一叫“秋雩”，时间在八月，任务是祈谷丰。“咏而归”，归通“馈”，即奉祭的牺牲。王充《明雩》的解释则更详细：“鲁设雩祭于沂水之上，暮者晚也。春谓四月也，春服既成，谓四月之服成也，冠者童子，雩祭乐人也。……风乎舞雩，风，歌也。咏而馈，咏歌馈祭也，歌咏而祭也。”

综上所述，曾点之志不以为政治国以求达已，却愿著祭服，奉牺牲，歌舞行“雩祭”为民求安，为国祈泰。从这一点上来看，曾晳之志当然“异乎三子者之撰”。因为它完全合乎了夫子“仁者爱人，怀抱天下”的精神追求。所以夫子喟然“吾与点也”！

参考文献：

杨伯峻.论语译注[M].中华书局，2010：118.

材料三
《论语·先进篇·侍坐章》解读

作者：邱丽婷

《论语·先进篇·侍坐章》记述的是孔子及其学生子路、冉有、公西华和曾皙谈论人生理想的主题会。该篇文章反映了众弟子不同的政治理想，治理国家的不同才干和孔子宁静淡泊的心境。面对四位弟子的回答，孔子发出“吾与点也”之叹，为何孔子如此赞赏曾皙的看法呢？
曾皙认为：“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1] 这幅田园牧歌般的春游图令人产生心灵愉悦、洒脱飘逸的感受，并引起了孔子的共鸣，他喟然而叹，表示赞许。纵观全文并结合孔子的政治理想，笔者认为孔子赞赏曾皙观点的原因有如下两点。

第一，孔子主张“为国以礼”，曾皙的观点符合古礼的要求。

（1）为国以礼

所谓“为国以礼”，就是用礼乐治理国家。礼，指周礼；乐，指《韶》乐。[2]

人生理想总是包含着政治上的追求和道德上的修养两个方面。[3]儒家的人生理想包括能更好地治理好国家。子路、冉有、公西华所谈的理想虽然不同，但都侧重于政治方面。子路面对被武力和饥馑威胁的千乘之国，仍有把握三年内管理好。但子路所说“可使有勇有方”，是以武力治国，而不是以礼乐治国[4]，所以孔子没有认可子路的观点。冉有的回答则将国家范围缩小为五六十里或者六七十里的小国，“盖冉有之资，本自谦退，又因子路见哂，故其词益逊如此[5]”，仍未符合孔子礼治的观念，所以未被孔子认可。礼乐本就是公西华所长，他说愿意学习，成为小相，这也是谦逊之词，并未进一步从礼治角度谈论政治，所以孔子也不赞赏其观点。以上三个弟子皆从政治视角切入谈论人生理想，而曾点的高明之处在于他没有直说自己的政治理想，而是从礼治角度出发，将政治和道德熔为一炉。这既可理解为政治上的理想寄托，也可引申为道德上的修养追求。

为什么孔子如此追求道德上的修养，如此倡导为国以礼呢？因为孔子面临的时代就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 周王室已经无法恢复权力和威信， 整个统治已经名存实亡。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信而好古”的孔子对于现状感到痛心疾首。[6]夫子说：“凡为国者，必以礼让为先，则上下雍睦，示民不争，而后国可治也。”[7]

因此孔子主张“礼治”，即倡导“为国以礼”。

（2）古礼风俗

曾皙谈到“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据皇侃《论语义疏》：“已加冠，成人者也。五六者，趣举其数也。童子，未冠之称也。又有未冠者六七人也。或云：冠者五六，五六三十人也。童子六七，六七四十二人也。四十二就三十合为七十二人也。孔子升堂者，七十二人也。[8]享受田园牧歌般的春游图的游人数目很巧合地与孔子登堂入室的七十二门生相匹配。当然，曾皙或许无意为之。但我们仍可将“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与孔子七十二门生联系起来。

其次曾皙谈到：“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王充在《论衡·明雩》篇中对“雩祭”有详细解说：鲁设雩祭于沂水之上。浴乎沂，涉沂水也，象龙之从水中出也。风乎舞雩，风，歌也。咏而馈，咏歌馈祭也，歌咏而祭也。[9]这里所表现的正是鲁国在二月春社中的祈雨仪式。在特定时节和场地，有专职人员以歌舞娱神，用祭品敬神，仪式庄严隆重。[10]孔子对上古礼俗非常重视，一心恢复周礼。但在礼崩乐坏的春秋乱世，理想难以实现，而曾点描绘的舞雩求雨、祓禊沐浴、踏青游春的场景，不是悠闲的玩乐，正是上古风俗的再现。

七十二弟子一同在达到礼治的和谐社会中施行上古风俗之礼，完全符合孔子政治上的理想寄托和道德上的修养追求。因此孔子发出“吾与点也”之叹。

第二，曾皙的观点描绘了礼治后的太平盛世图景。

既然孔子主张“为国以礼”，那么，礼治后的社会究竟是怎样的呢？此时，曾皙的回答“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完美地描绘了礼治后的太平盛世图景。

孔子曾说自己的志向是“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论语·公冶长》）[11]。在太平之世，人们安居乐业，道德教化深入人心。百姓们在生活中及时行乐，放松心灵。整个社会都如同尧舜圣明时期，天下大同。这才是儒家礼乐治国的最高境界——儒家学子功成身退，成为享受盛国的一员。

正如朱熹对曾皙的评价“其胸次悠然，直与天地万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妙，隐然自见于言外”[12]，“曾皙的潇洒乐轶，近乎浪漫的回答不似前三个人志在兵农礼乐，喜载歌咏于天之时，地之胜，人之和中，直与天地万物上下悠然同流”[13]。“视三子规规于事为之末者，气象不侔矣”[14]，因此夫子欣喜而叹，深深赞赏曾皙观点。

曾皙的回答无论在孔子的政治思想理念上，还是在孔子对礼治后的太平盛世图景的构想上，都与孔子不谋而合，所以孔子无比赞赏曾皙的观点。《论语·先进篇·侍坐章》反映了儒家“礼乐治国”的政治思想和对美好的礼治社会的追慕，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着实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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